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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蒂绽放的金银花
徐启玖

校园墙角的那丛金银花始终开得
蓬蓬勃勃， 清浅幽香顺着窗缝挤进教
室，伏案苦读的学子，竟无一人察觉到
这缕芬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升学
特设一道预考门槛， 预考一旦落选，便
失去后面参加中考的资格。乡下孩子都
盼着闯过这座独木桥、跳出农门，哪有
什么闲情逸致留意这缥缈的花香呢。

前一年中考落榜，如受重锤，心中
多有不甘，最终选择复读再考，一心想
着早日考上中专，变成商品粮户口。 复
读的日子远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不光
日子清苦，心理负担更是压得人喘不过
气来。每周返校，我都会带一瓷缸腌菜，
一日三餐全靠它佐饭， 整日潜心刷题，
不敢有半点松懈。

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的沉心
深读，终有了回报。当年区级会考，我斩
获第一，其中英语学科，竟得了满分。

班级有个关系要好的程姓同学 ，
家住在紫蓬山脚下， 学习之余偶尔陪
他回家取衣物。山风轻柔，草木清幽，最
难忘的是他母亲做的那顿腊肉炖冬瓜。
寻常乡土食材，文火慢炖，溢出满屋鲜
香。 在那拮据的年代里，那一缕家常滋
味，至今无法忘怀。 两个青涩少年，在
山间观盛放的金银花， 听枝头山雀啾
鸣 ，可谁能料到 ，当年那场预考 ，如同
并蒂的金银二花， 从此人生轨迹悄然
分开。

程同学比我年长两岁，复读踏实用
功，文理各科底子扎实，成绩不在我之
下， 唯独英语一科成了他跨不过的鸿
沟。 那些密密麻麻的英文字母，于他而
言如同天书，任凭日夜死记硬背，成绩
始终不见起色。

预考一天天逼近，全班上下人人埋
首复习，唯有他像被冷雨摧折的金银花
瓣，整日沉默，眉宇间郁结着散不开的
愁云。 晚上，他睡在我的下铺，熄灯后，
每晚都能看到手电筒的光在英语书上

忽闪，有时还听见他低沉的朗诵声。
课后，我们常结伴在校园小树林里

背书。 他总坐在那丛金银花底下，一遍
遍翻看英语试卷，指尖蹭来蹭去，迟迟
不肯合卷。 细碎的花瓣落在试卷上，他
竟浑然不知。

“我真的怕了 ，再考不上 ，年岁渐
长，这条读书的出路，恐怕就断了。 ”一
次，他走到我跟前，低声对我说。

我太懂他的焦虑了。 之后每天晚
上，我挤出半个钟头帮他复习，陪他记
单词、摸语法规律、梳理题型，尽力帮他
查缺补漏。

我至今记得英语开考的那日清晨，
他悄悄塞给我两个炸好的狮子头，粗纸
包着的狮子头，打开还带着温热。 从背
后又递过来一束野金银花， 蔫蔫的，一
路攥在手心，早没有了香味。

考试结束， 考生纷纷走出教室，人
流中，我远远望见他步履迟缓，神色空
茫。 我没上前多问，心里便略知一二。

最终，我顺利通过预考。 后来考取
中师，辞别乡土，成为一名教师。而他终
究折在英语上，预考落第，就此离开了
校园。唯有校园墙角那丛金银花依然绽
放，阳光下枝叶葳蕤，生机盎然。

岁月辗转，多年后我们重逢。 离开
校园后，他没沉溺失意，也未抱怨命运
不公，却迈上了新的征途。 从最辛劳的
短途运输做起，风餐露宿，寒暑不避，凭
着山里人独有的踏实与韧劲，创办了自
己的物流公司，稳扎稳打经营自己的事
业。

望着他从容沉稳的模样，往日的画
面骤然翻涌心头。 紫蓬山的晚风、农家
灶台的鲜香、 金银花下独坐的少年，一
幕幕清晰如昨， 多年萦绕心头的惋惜，
此刻倏地释然。

那年预考， 岔开了我们的来路，却
未曾限定各自的归宿，就像并蒂绽放的
金银花，朝向不同，却各得芬芳。

成 全 善 良
陌上桑

父亲给我发微信，告诉我小磊的大
娘又提着大包小包来我们家了。 顿时，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张纯朴的脸，皮肤
黝黑，宽宽的额头，衣着朴素，有着农家
人的善意。 庄稼人不善言辞，总是用自
家种植的特产表达心意。每次我都于心
不忍，真诚地告诉她，不用送东西，只要
孩子好好学习就可以。 可她始终如此。

我是几年前开始资助小磊的，那时
他还在读初中。 他的父亲精神不太好，
但可以外出打零工；他的母亲和姐姐都
患有重病，生活几乎不能自理。 他很健
康，但要上学，而且年纪小，不能照顾家
里，所以平时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是由他
的大娘帮着照顾。他和他堂兄在同一所
学校读书，周末一起回家，也是回他大
娘家。

小磊的大伯平时也外出打工，大娘
在家种植几亩田地，还要照顾自己的孩
子和老人。 一个农村妇女，没有多少文
化，也没有多少钱财，不会说冠冕堂皇
的道理，但用自己柔弱的双肩默默地呵
护着两个家庭，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
月两月，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近二十
年。

学校的老师说，如果不是小磊的大
娘倾尽全力帮助小磊一家，他现在根本
无法读书。小磊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是无

法选择的， 但是他不幸中又是幸运的。
这些年，他虽然是留守儿童，但他有大
娘的关心与呵护，放学回家有温馨的去
处、有热气腾腾的饭菜，逢年过节也不
是孤孤单单。

总是从最普通的人那里看到人世
间最真挚、最美好的情感，它不浮夸但
打动人心。 我希望小磊大娘这样的好
人，能够有好报！ 我想成全她的这种善
良，想帮她减轻一些生活的负担，当然
也希望小磊能够通过读书以后有更好
的生活、更多的人生选择。

于是，我开始每个月通过小磊大娘
给小磊生活费。 尽管大娘家庭也不富
裕，但是她都是一分不少地给小磊。

关于助学，我没有想过他们以后回
报我，我的想法就是，他们在人生的一
段旅程中暂时遇到了一点儿困难，我帮
一把，不需要的时候，我就退出。资助小
磊之后，大娘每年给我送特产，我知道
这是她能表达的最珍贵的回报。

助学这些年，遇到很多小磊大娘这
种具有大爱的人， 他们也许家境清贫，
没有显赫的地位、 没有丰厚的钱财，但
是却有人世间最宝贵的善良。与其说我
在经济上帮了他们一点点儿，不如说他
们的大爱在精神上丰盈了我。 这么多
年，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感动着、鼓舞着。

生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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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 古 照 今
刘杰连

走进淮南市博物馆铜镜陈列展厅，
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 在我参观过
的众多文博场馆里，如此成规模 、成体
系、又极具美感的铜镜专题展 ，确实算
得上国内少见。 数百面铜镜依次陈列，
如星河铺展，似历史凝眸，一方方青铜
古镜，既照见千年岁月，也映照出古今
人心。

置身展厅， 仿佛时光被轻轻折叠。
战国楚镜沉静古朴，羽状纹、蟠螭纹、连
弧纹铜镜依次排开， 纹饰简洁清雅，气
韵沉稳。 我慢慢行走，细细观看，在一面
九龙纹镜前停下了脚步。 这面镜子体量
不大，却气势十足。 初看纹饰细密，肉眼
难辨细节， 用手机镜头拉近才发现，龙
纹矫健灵动，鳞爪清晰，线条细而有力，
刀工精准讲究。 镜缘铭文微小却字字清
晰，笔笔工整，在方寸青铜之间，尽显古
人极致的匠心。

那一刻我由衷感叹：在没有精密设

备、没有现代工具的年代 ，先民仅凭双
手和眼力，就能把铸造、錾刻、打磨做到
极致， 于细微处见精神。 这种专注、严
谨、精益求精，早已超越技艺本身，成为
一种文化品格，代代相传。

淮南馆藏铜镜的珍贵，不只在于数
量多、品相好，更在于它完整展现了中
国古代铸镜工艺的发展脉络。

战国铜镜以线条美学见长。 地纹细
密繁复，主纹疏朗大气，双层纹饰错落
有致、虚实相生。 工匠以范铸成型，再施
以微雕细刻，于沉静中见灵动 ，于规整
中见变化。 楚文化的浪漫飘逸，尽在这
一线一纹之间。

汉代铜镜，则将铭文与教化融为一
体。 “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内清质以昭
明，光辉象夫日月”“大乐富贵，得所好，
千秋万岁，延年益寿”，文辞典雅 ，意蕴
深远。 铸铭工艺日臻成熟，字纹相融，布
局端庄，既是日用之器，更是修身之镜。

唐代铜镜气度开阔 ， 造型突破圆
形，菱花、葵花样式丰富，工艺上融合高
浮雕、鎏金、镶嵌等多种手法，花鸟瑞兽
缠枝相连，富丽雍容，尽显盛世气象。 每
一面镜子，都是一个时代审美与工艺的
缩影。

一枚铜镜，看似寻常 ，实则工序繁
复：选料、制范、熔炼、浇铸、錾刻、抛光，
环环相扣，不容有失。 铜锡铅配比精准，
多一分则脆，少一分则暗；雕刻需心手
相应、静气凝神；打磨需温润有度，方能
光亮如鉴。 古人制镜，求的是光洁，守的
是规矩，成的是匠心。 一器之成，如一人
之立，须守正、须笃实、须敬畏。

铜镜无言，却能照人；古物不语，最
能醒心。 观展归来，“以铜为镜，可以正
衣冠 ；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
镜，可以明得失”的古训，在心中愈发清
晰。

铜镜之鉴，不止于容颜 ，更在于人

心；不止于技艺，更在于修身。 我们今天
观镜、读镜、悟镜，最终仍是为了照己 、
正己、省己。

身处当下，每个人心中都该有一面
无形的镜子。 以镜为鉴，就是要慎言慎
行、心有所畏、行有所止。 为官者，要常
问自己是否心系百姓，政绩观要端端正
正；为师者，要常思是否尽到育人之责，
工作上要兢兢业业；从业者 ，要常省是
否守好岗位本分，履职中要勤勤恳恳。

做事如铸镜 ，一步一个脚印 ，不投
机、不取巧、不浮躁；做人如镜面，清澈
坦荡，不欺心、不欺人。 唯有常常自照、
时时自省，才能去除杂念、守住正道。

青铜不语，岁月留声。 淮南博物馆
里的这些古镜，穿越千年风霜 ，依旧光
亮可鉴。 它们照见的是工艺之精、文化
之厚，映照的是修身之道、做人之德。 愿
我们都能以古镜为鉴、 以本心为尺，在
人生路上行得正、立得稳。

夏 天 的 标 点
曹 波

一直觉得， 夏天不是按天数过的，
而是循着各式标点，一句句铺展开来。

那天下午，我凝望着村口池塘里的
蝌蚪，黑乎乎的一团，甩着长尾巴在水
里游弋。 说它像逗号，真是再贴切不过。
小时候我总爱蹲在塘边的石头上捕捞，
小蝌蚪滑溜溜的， 屡屡从指缝间溜走。
那种抓不住的感觉，心里总泛起一丝空
落。 想来也是，逗号本就意犹未尽，日子
还长，人还得等着。

句号最好认，满大街随处可见。 圆
滚滚的西瓜，便是最典型的句号。 我不

爱切得方方正正的瓜块，独爱听刀刃轻
触瓜皮，“咔嚓”一声的脆响。 红瓤裹着
黑籽，大口咬下，清甜的汁水顺着臂弯
缓缓淌落。 还有荔枝，带着鳞纹皮，轻轻
一剥，里面的果肉莹润。 一口吃下，吐掉
果核，一桩夏日小事就此收尾。

最扰人的 ， 要算那声声不断的知
了，化作没完没了的省略号。 它们从清
晨聒噪到日暮，连绵不绝。 那声音算不
上婉转鸣唱，像是阵阵喧嚣。 我在屋里
午睡，它就在窗外“热啊，热啊……”地
喊，笑我热得睡不着。 这声音拖得太长，

把时间拉得特别慢， 慢得让人觉得，这
夏天是不是没有尽头。

除了这些，夏日里 ，还有更多或厚
重或灵动的标点，点缀在天地间。

雷雨天气里，如果说闪电是划破暮
色的那个感叹号，天边的雷声，便是悠
长的破折号，一声接一声，回荡天地，撑
起夏日独有的磅礴气韵。

再看田埂边的稻谷。 这时候，它们
正低着头，把穗子弯成沉甸甸的问号。望
着这片田野，默数节令，心底默默期许：
愿这满地丰实，沉沉铺满一整个盛夏。

我们都是夏天里的执笔人。 小孩手
里攥着快化完的冰棍， 滴落的糖水，如
潦草的字迹；大人躺在竹席上 ，手里那
把蒲扇摇一下， 便给这闷热的夏日篇
章，扇入一缕清风。

其实细想，真正的夏天 ，本就随性
自在。 塘里的蝌蚪慢慢褪去尾巴，地上
的荔枝核，在烈日下渐渐晒干。

这一篇随性写就的夏日篇章，总叫
人念念不忘。 这段时光被汗水洇染，沉
在层层暑气里 ，历经岁月，反而愈发清
晰动人。

药 碾 承 家 学 寸 痕 念 故 人
朱振华

祖父是家传二代的中医，专攻外科
疮科，飞丁走瘊、搭背手够之类的疑难
杂症，印象中，在他手里一张膏药总能
药到病除。 近年来，我忽然迷上中医，开
始自学基础理论，翻读间总想起父亲在
世时的一句话———“你没学中医， 可惜
了。 ”那句言犹在耳的惋惜，恰似一根无
形的线，牵着我回望这份未能及早承接
的家学，如今琐事缠身，念及此，不禁潸
然泪下。

前几日回老家上坟， 收拾老屋时，
忽然瞥见蹲在屋角的药碾子。 这物件许
是许多人未曾见过的：一尊铁铸的“蚱
蜢舟 ”模样的槽子 ，一尊铁铸的 “磨盘
舟”模样的滚子，中间穿一根结实的木
柱，便是碾碎药材的器具。 它蒙着薄薄
一层灰， 却依旧透着沉甸甸的质感，像
是守着一段近百年的光阴。 我急忙问二
哥：“这碾子现在还能用吗？ ”二哥摇头：
“早不用了。 ”“那我带走，留个念想。 ”返
程时， 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放进车后备
箱。

车窗外的风景倒退，药碾子的铁壳
在后备箱里轻轻作响，儿时的一幕幕在
眼前愈发清晰。 祖父碾药的情景最是难
忘：他有时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扶住木
柱，匀速推送滚子，动作匀称得如盘走
珠； 有时换到大板凳上， 双脚来回蹬
踏，滚子便顺着碾槽平稳流转，不疾不
徐。 父亲碾药时则另有一番气势，力道

与速度仿佛有神助，滚子在碾槽中来去
自如，宛若荡秋千般洒脱。 我们弟兄几
个总爱争抢着碾药， 手推脚蹬闹作一
团，常常把药材打翻在地，换来祖父几
句呵斥，便个个面面相觑，如芒在背，不
敢再出声。堂兄叔伯偶尔逢集来看望祖
父，中午吃完饭便主动帮忙碾药，可他
们向来生疏， 双手握着木柱竟手足无
措，那模样恰似握卵在手，生怕弄坏了
什么。

这药碾子，还在我鼻梁上 ，刻下了
一道深深的疤痕。 那年我约莫 8 岁，刚
上小学一年级，身材瘦小，比同龄孩子
矮半截。 某天想够堂屋条几上的东西，
踮着脚够不着， 便索性踩上了药碾子。
谁知脚太小，横踩不够宽度，只踩着一
边的瞬间，碾子轰然倾倒，我重重摔在
地上， 鼻梁山根正巧磕在碾槽边缘，鲜
血顿时如注， 在脸上晕开斑驳的血痕。
小时候的孩子皮实，用自家产的膏药贴
上了事，却不知这一摔，竟留下了一道
永久的疤痕，险些破相。 幸亏长大后戴
了金丝眼镜，堪堪能将疤痕遮住。 如今
想来，当年害我受伤之物，成了我如今
珍藏的念想，倒像是一场冤结化解的因
果，冥冥中自有缘分。

祖父的医术，藏在他随身的小试管
里。 他总在怀中揣着一支塞着棉花的小
试管，里面装着麝香———那是麝的肚脐
分泌物， 据说麝在夏日会翻开肚脐，任

由毒虫爬入，待其在脐中闷死，猎人取
出便是清热解毒的良药。 祖父特意留着
小指的长指甲，遇有疑难疮症，便用指
甲挑出一点麝香粉末，配着蓖麻仁等药
材，或摊成膏药，或调制成散剂，总能药
到病除。 那时候的农民不论酷暑严寒都
要劳作，生疮长疖是常事，祖父的医术
赢得了四邻八乡的敬重。 每逢中秋佳
节，家里的屋子、地上都堆满了乡邻送
来的西瓜，要等七个亲孙子（大伯家两
个，我家五个）到齐了才能分吃。 我们馋
得慌，总想去滚西瓜，却被祖父严厉呵
斥———那时不解其意， 如今才明白，西
瓜一滚便会“歇气”，凉透了就失了原本
的清甜。

祖母走得早，几个孙子便轮流给祖
父捂被窝。 先是大哥，后来大哥上高中
住校，便轮到二哥，可二哥睡觉爱打梦
腿，我排行第三，便提前接了班。 捂被窝
的日子里，我还尝过人间美味：若是得
了感冒、疟疾，退烧后总能喝到甜甜的
糖水，或是罐头汤，尤其是“大救驾”那
滋味至今难忘。

祖父有个习惯， 每晚睡前必泡脚，
且泡脚水必须过膝，有时是我用手试水
温， 有时是用毛巾蘸水帮他擦拭小腿，
他还会教我叩齿生津鸣天鼓，尿水咬牙
憋气固肾气，如今想来，都是祖辈传下
的养生之道。 祖父的秘方不少，摊膏药
的方子、治疯狗咬的方子，都传给了自

家二哥。
父亲则是中西医结合的赤脚医生，

就是现在所称谓的全科医生 。 他看病
时总爱望舌、查眼睑、摸脉象、敲肚子，
尤其看小儿科 ， 必会仔细观察孩子的
食指———如今我学了中医才知，那是小
儿的“寸口脉”，风气命三关暗藏其间，
寒热表里虚实皆能从中辨出 。 喜用柴
胡，专治寒热往来不定期。

可惜，祖父、父亲都已作古。 我辈弟
兄四人，虽有行医者，却多是西医，这份
中医家学，竟渐渐断了传承。 祖父因肺
心病离世，祖母因肠癌辞世，父亲因冠
心病远去，母亲因中风长眠，大姐也因
心肌梗死早逝，就连好友董军，也在五
十几岁时因肝癌匆匆离去，短短一月有
余便阴阳相隔，实为我心中之大痛。 遂
燃起承续家学、研习中医之心。

中医讲究整体观念、 辨证论治，从
气血、津液、脏腑、经络入手，望闻问切
四诊合参，辨阴阳、分表里、判虚实、别
寒热，或以祛风清热、行气活血，或以化
瘀通络、镇静安神，或以润肺清心、疏肝
理气，或以健脾开胃、阴阳双补，皆为培
元固本之道。 本固则枝荣 ， 根深则叶
茂 ，这是祖父常说的话，如今握着药碾
子粗糙的木柱，仿佛还能感受到祖辈掌
心的温度，那些关于中医、关于亲情的
记忆，也如碾槽中碾压的药材，愈发醇
厚绵长。

龙湖拍客 陆士德 摄

hnrbwcd7726@163.com


